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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卻說采和於極困難危險之中得仙人救應，反叫大蟒送他到土地廟內。其時天已黎明，采和只覺又睏又饑，疲不可支，忙去叩那

土地廟的山門。哪知開門迎接的，乃是一個容華絕世，丰韻天成的妙齡美女。采和出自意外，不覺呆了一呆，忙即舉手為禮，動問

姑娘可是常住廟中，貧道因貪趕路，途中遇著意外，幸得上仙保佑，脫險至此，欲在貴處暫歇遊蹤，香資照奉，不知姑娘可能允

許。那姑娘見他那種狼狽的樣子，心中似乎怪可憐的，忙含笑說道：「出家人到處為家，何況是廟宇地方，焉有不能寄居之理？雖

今庵主不在，但我和他是俗親；也可作得主意。道長不必客氣，請進裡面奉茶。」采和才放了心，道了謝，跟那女子進門。　　裡

面有間小小客堂，那姑娘請他坐下，喚道姑泡上好茶。又說道：「道長遠來，大概很饑餓了。此間荒僻，無可奉敬，只有我俗家自

做的麵條兒，道長可能用些？」采和肚中正在雷鳴，羞於啟口的當兒，得此一言，不期心花大開，慌忙起立道謝。姑娘含笑，命道

姑速去下兩碗麵來。道姑應命而去，不多時，捧來兩大碗熱騰騰、香噴噴的素麵。采和肚中的蛔蟲聞得麵香，越發大鬧起來，再也

不及客氣，趕緊接過一碗，說聲請，舉筷兒就吃。姑娘見他餓得如此，真是又歎又笑，忙說：「此地沒有外人，道長大可請便，不

用客氣。」說著，自己也坐在下首，陪他同吃，一面問采和的來蹤去跡。

　　采和一一回答。

　　姑娘一面聽，一面很覺有些詫異的樣子。等他吃完了麵，方才笑說：「道長不要怪我胡說。似道長這等門第人家的子弟，又正

在青春之時，怎麼不思讀書上進，為官作宰，享些人世繁華之福，卻要如此遁跡世外，出生入死，受苦茹辛。難道世上真有什麼仙

人麼？仙人真個可以隨便修成麼？」采和不等他說完，笑而對道：「原來姑娘雖在廟中，卻並不怎樣信道，所以說的全是外行話

兒。從來說神仙原是凡人做，焉有奮志求道，而不能成仙之理？至於說世上有無神仙，這話在別人或者還要半信半疑，貧道卻已一

百二�分的信為必有。這也不是據理而言，委實貧道眼見神仙聖跡，已不止一二次了。不說別人，單說貧道自己的師尊，便是一位
上界的真仙；還有昨兒晚上在空中指斥大蟒，救護貧道的，當然也是一位仙人。要是不然，怎有那種法力？可使如此兇悍蠢笨的畜

生，俯首聽命呢？」說到這裡，又回溯前情，把以前經過的許多異事，約略地告訴那姑娘。

　　末了，又很懇切切地說道：「不瞞姑娘說，貧道幼年也是一個世情絕深，道心毫無的人。彼時心中，也何嘗不想為官作宰，發

財發福，享受幾�年人世的風光幸運。比及幾次遭變，漸覺人生世上，無論如何富貴，怎樣光榮，總之都如過眼的煙雲，一轉眼
兒，什麼都沒有了。同時因得了仙師的指點，道友的規勸，始知世上真有仙人。而仙人又確乎都是凡人修煉而成的。既然如此，我

就大澈大悟，覺得霎時風光，萬萬不抵無窮福命。若因短時的榮利，失卻永久的幸福，未免犯不上算。因此決心拋棄一切，遵從師

命，願吃一世苦楚，務要求得神仙大道。大道得成，神仙可致，那是最好的了。萬一中途遭逢危險，竟致身死他鄉，或葬身於獸類

之腹，總之不過是一個死字。同是一死，富貴至王侯卿相，貧賤至輿台走卒，又有什麼分別呢？

　　「再換句話說，壽終正寢，與葬身獸腹，也是一樣的。長瞑不視，自世俗之見或者看得壽長壽短，好似�分重大的一件事情，
自天地同壽萬劫不磨的神仙看來，活到百年，與死於襁褓，還不同是這麼一回事兒？並無�分長短之別麼。貧道自從看透了這層關
係，不但對於向日希望的富貴視同浮雲之過眼，就是壽限的長短，死狀的吉凶，也都全不放在心上。總之，一意專心，向著大道的

路上走。走得通與走不通，橫豎都屬命中注定，非人力可能挽回，那又何必介於懷抱呢？所以姑娘才問我有無神仙，和凡人究竟能

否成仙？這兩句話，不但我敢斷定世上必有神仙，而且必是凡人修成。更談得切實一些，就算無有神仙，未必可待，凡人能否修

仙，未必確有把握，而我的心中，卻完全不管這些。更不但不管，簡直連想都不去想它就是了。再則，也不必專是我一人如此。貧

道愚見，以為凡是修仙之人，都要有此種堅決的意志，和宏偉的毅力，才真有成仙之望。若是今天出家，明兒就想得道；道還未

得，馬上又想到成仙之後，如何如何快活，恨不得立刻就能騰雲駕霧，飛去飛來，長生不老，萬劫長存。那等意態，與俗人指望升

官發財，又有何等分別？這等人，便請他不必自討苦吃，橫豎是無所成就的，何必白受一番艱危辛苦咧。」

　　姑娘聽了，忽然抬起頭，朝采和望了一眼，面上也似乎露出一副愉快歡慰的情形來，但卻仍舊淡淡的一笑，說道：「依奴看

來，人生一世，短便短，也正為了太短，合該趕緊圖些眼前的快樂，別等無常到來，要快樂也來不及了。至於修仙的話，究竟太荒

唐了，只可以哄哄那批笨漢；稍微聰明些的人，無論如何，也不能相信。道長不信，只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，絕世聰明之士，

他們難道不喜歡長生不老，永為世外逍遙的人？為什麼不聽見他們修仙學道，卻一個個致身君國，做那君明臣良、國泰民安的事業

呢。難道他們都是呆子，不曉得凡人可以成仙麼？」

　　采和正色道：「姑娘此言差矣。世上本有三教：一是儒，二是釋，三是道。儒教已大盛於中土。釋教方發軔於西方。只有我們

道教，起源在開闢以前，雖然不如儒、釋兩家之盛，而歷史的久遠，卻超過它們。姑娘才說聖賢豪傑為什麼不去修仙，這話看似有

理，其實並未深知各教源流宗派和內容宗旨。要知三教之道雖殊，而所以利民福國則一。即如我輩，現方出家，去成道之期太遠。

但欲修成大道，一面固須本身修持之功；一面還得廣立陰功，普結善緣。要把心田的基礎，打得�分堅實，始能逐步進功，漸臻妙
道。陰功愈多，善緣越廣，即其所成就也越大。此等方法和步驟，試問同與儒、釋兩道，有何分別？再從兩家說來，它們也各自有

修道功夫，情狀雖殊，其理則一。即它們的結果，也自有樂在。姑娘，你莫認作聖賢壽命，不過和常人一樣。須知人的身體，也和

器具一般。聖人庸人同是一器，不見得聖賢的器具，可比常人堅固一些；自然壽數和平常相仿，不能特別長久。但聖賢的靈魂，卻

也和神仙一般，千秋常在，萬劫不磨。正似我輩修道之人，雖然間有肉體飛升者，大多數還是丟撇軀殼，只把靈魂上升，是一樣的

道理哪。姑娘是大智慧人，可知三教鼎立，殊途同路的話麼？儒家既自有了它們的路子，自然不用再做我輩的功夫。猶之我輩自有

功課，不必效法兩家也。」

　　姑娘啞然大笑道：「可又來了，既說修仙之外，別有長生之道，何苦定要出家。」采和見說，不覺一呆，忽然醒悟過來，也笑

道：「既是修道可以成仙，又何必改走儒、釋之途？況三教修持，總貴專一有恒。若如姑娘尊論，於已經出家之人，還可回轉家

門，重做人世事業。休說道家所斷斷不許，又豈它教所能容許收納麼？」

　　采和說到這裡，已覺心中有些不大耐煩再和這女子纏繞。偏那女子絕不原諒，老是和他糾纏。采和又是好笑，又有些生氣，看

窗外紅日高懸，曉風入戶。自己雖然進了食物，精神增壯，不曾感覺疲乏，但為離開這女子起見，忙說：「姑娘才允貧道暫時借

寓，貧道因一夜辛苦，此時竟然支持不得，還乞即賜方便，略得安息，庶不誤貧道趕路。」姑娘聽了，好像不信他如此困頓的樣

子，帶笑帶諷地說道：「我這麵食，和尋常市品不同，有人吃得到的，不但�分補益氣血，若每天吃得一碗，就可祛病延年。怎麼
道長吃這一大碗，還說什麼疲乏辛苦的話。不是你沒福受用，必是你身體太不行了，簡直連這等大補品，都白白送在肚中，可見修

仙二字，是絕對沒指望的。倒是你自己說的葬身獸腹這話，或者竟有八九分可靠吧。」說畢，又是嫣然一笑，隨向采和乜了一眼，

說道：「我一片婆心，好好的忠告，一句都聽不進去，還要自恃聰明，滿口胡辯。這等妄人，我倒還是頭一次看見咧。」說時，又

不住的向那采和瞧看，雙雙眉黛對鎖春山，一種含怨含顰的神態，隨時流露出來，越顯得娬媚嬌愁的姿態。除是鐵石之身，誰也不

能不起一種憐愛心腸。偏偏碰到這位道者，可正是萬中選一的鐵面人兒，不但不領受他這等盛情，反因萍水之交，覺他關切過份，

認為是一件非常可怪可怖的事情。疾忙低下頭，不吱一聲，連瞧都不敢一瞧。

　　這時，那伺候的道姑也立在一旁，含笑說道：「這位道長哪裡像個窮道士，分明是一位大家公子。我家姑娘今年才�八歲，芳
容才德，莫說舉世所稀，就是天上神仙，也未必賽得過他。我家老爺在世時，曾做過楚國大官，門第也算極高了。昨兒晚上，他老

人家示夢小姐說：『明天有一位少年道士，前來借寓安身。此人和你有姻緣之份，可留住了他，結為婚姻。』因此我家小姐一早就



起身等候。不料才一起牀，道長已經到了門口，可見正是天賜良緣，一點沒得舛錯的。所以我家小姐再三勸你不要出家，就是這個

意思了。公子，你也想想，放著小姐這等人品才華，走遍世上，哪裡去找第二個人？多少公子王孫，挽親覓友，前來執柯，小姐都

沒有一個中意的。今兒偏偏垂青你這位公子。這等福氣可是容易遇得到的？我替公子想來，還是乖乖地脫下道裝，換上儒服，就在

此地結成良緣。即要修仙，也等享過二三�年夫妻之福，那時兩人同心同志，一同用功，只要凡心一淨，還不隨時可以昇天。而且
夫婦同修，用起功來，也熱鬧些，強如一個孤獨之身，棲棲惶惶的，奔山涉水，歷險經危，這是何等不妙。還請公子再思而行。」

　　采和聽他越說越不像話，不期哈哈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原來你們主僕不是真心留客，是要遵你們主人的夢兆，把

我這出家人，拉到你家小姐的香國中去，重新做起恩愛夫妻來。雖則總是小姐盛情，你們老主人的厚愛，但我卻是不中抬舉的人。

方才早已說過，我連自己的身子、生命，都早已置於度外，便是真個天仙下降結配姻緣，我也斷斷不能承命。還是請小姐放出慧

眼，另外找個門第相當、才貌相仿的公子王孫來做個配偶吧。乞恕貧道執性拘迂，有負盛情……」
　　一語未完，忽見那姑娘珠淚淋漓，伏在案上痛哭起來。采和見了，心中也似很可憐他的。但這是無可如何的事，只有硬了心

腸，向他再三道歉，一面急欲離開此地，求那道姑帶去客房休憩。道姑見他如此挺硬，心中似乎很生氣的樣子，厲聲說道：「公子

莫非疑我說的是謊言麼？先主人夢中，還把公子的姓名門第敘得詳詳細細。公子如不信，容我一件件說給你聽。請問公子不是姓

藍，名叫采和兩字麼？不是某處某村人麼？不是為了後母作對，將你夫妻倆如何凌辱，因此你倆怎樣和他們相鬧，如何出了家門，

同去投水……」這道姑把采和過去的事，說得�分詳盡，簡直與親眼瞧見一般無二。
　　采和不覺駭得目瞪口呆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聽他說到夫妻投水的話，采和忽然轉了一個念頭，心想：「一個死鬼，哪有這等能

耐，能盡知我家的事。難道眼前的小姐，是什麼妖精變化美人，專來誘惑我的？若是如此，我除一死之外，哪裡還有別的辦法？但

他既不曾變臉，我這一無本領的人，當然不能先去尋他的事。」於是一味哀求那道姑說：「本人曾在師父面前賭過毒咒，此生不得

成道，便當如何如何。小姐的雅愛，實在不敢承受。就是你們老主人泉下高誼，我也永誌勿忘，將來但有寸進，再容盡力圖報。現

在你這位姊姊說的話兒，卻不敢承教，也且不願入耳，望你莫再啟齒。」

　　道姑聽了，微微笑了笑，說道：「真是怪事。如今世上竟有許多年輕人兒，好好的忽然要出家起來。上次不是那位郎君也是要

修什麼大道，結果大道還不曾得到，卻先遇見了大盜，輕輕一刀，把一條小性命兒，送到閻王殿上去了。這還是不久前的事兒。不

料今兒又來了這樣一位傻子，連這等眼前好事，都丟撇得下，一定要走到那條絕路上去。真是奇怪極了。」那姑娘卻不說什麼，只

有低頭默坐，淚水瑩瑩，似乎不勝傷感似的。聽道姑說完了話，便輕輕地叱了他一聲道：「人家不願意要我，你還要饒什麼舌？領

他去休息休息，不必再和他費什麼口舌了。」說罷，悄然獨坐。兩道秋波一汪一汪的，險些要流淚下來。忽地抬起頭，朝采和瞧了

一眼，突又低了下去，芳頸垂到胸臆，再也仰不起來。

　　采和卻明明聽得出他那一陣哽咽之聲從喉間度出，那種似怨還顰的神態，越發令人可憐可愛。就是采和心中，也存著個萬分不

忍的意態。事到其間，自覺無可慰藉，只得向他謝了一聲，立起身，急匆匆跟著道姑走了。到了西首一間廂房內，裡面設有極乾淨

精緻芬芳靡麗的牀鋪。道姑悄悄笑道：「你瞧吧，這是我們小姐的繡榻。他那麼一個愛潔的人，竟肯把自己的被鋪，供你休憩。你

這人要不是天生的鐵石心腸，怎麼沒一點回心轉意麼？」

　　哪知采和一聽此言，就返身出外，說道：「斷斷不敢輕褻小姊，還請另找房屋，但有一牀草榻，可容安身足矣。出家之人，多

糟蹋人家一些東西，便增多一分罪過。我這初學道的人，哪經得這般折福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已走到門口。不料道姑嘻嘻一笑，用力

將他拉了回來，說：「你到哪裡去？這裡是一座荒廟，能有多少房間。除了這一間是新近收拾出來的作客房之外，哪裡還去找什麼

草鋪閒房？」采和忙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就在殿上打個盹兒也好。人家閨秀的房間，怎能胡亂失禮？」

　　道姑聽了，面上就有些不大自然的樣子，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你這全是使人為難的事情。人家已經替你預備了牀鋪，你又有許

多大道理。你既是客人，可沒叫客人受委屈的道理。芒牀草鋪，連我們當下人的，也不得如此簡陋，怎能叫你安身？若說在大殿上

打盹，更不成句話兒。我們這等慢客，明兒給庵主曉得了，也不答應。我勸你將就些兒吧，就享這一天的福，不見得老天爺就派了

值日功曹，抄了你名姓去，打下你到阿鼻地獄去受罪。倒是你隨便一點，省得我們一些腳步氣力，或者還算是你的陰功積德。該一

百年成仙的，作了九�九年半就得了，豈不便宜了半年、一百八�天的光陰。」說罷，冷笑一聲，把采和一推，直推到那張又香又
軟的繡榻上去。采和覺得這道姑力大無窮，著這一手，宛然受了千斤的力量一般。而道姑自己卻又似撥動燈草梗兒，絲毫不費氣力

似的，真估計不出這女人有多少神力。心中又駭又怕，料想和他鬥氣，是不成功了。只有軟求的一法兒，正待立定身子，開口哀

求，道姑哪裡由他發言，又是一手，將他提了起來，放在牀上，就把牀被頭替他蓋住，含笑說聲：「對不住，失陪了。」說著，又

搖搖頭，笑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我是不配陪你的。那陪你的人，也快來了。你可再不許那樣冷面目向人。」說罷，一笑而去。

　　但聽呀的一聲，門已帶上。接著，又聽他在外面反扣了門。盡你再三呼喊，也沒有人來睬你。采和想到道姑臨去那幾句話，難

道這樣一位小姐，竟能不顧廉恥，自來薦枕麼？若果如此，我將如何對付？又想道姑如此大力，萬一我和他家小姐相持，他卻前來

相助，硬要陷我破這色戒，那我真只有死之一法了。

　　如此胡思亂想了一會兒，忽然省悟轉來道：「修道人隨遇而安，履險如夷，若因纖芥之事，縈心不釋，那與俗人得失利害心

腸，有何分別？別想它吧。」心中一定，神安體泰，栩栩然入夢去了。睡不多時，忽聽得開門之聲，一個女子聲氣，悄悄地說道：

「這郎君可曾睡熟。」采和從夢中驚醒，心旌大動起來。未知來者是誰？卻看下回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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